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摇摇 摇摇员怨苑远年，香港。珍珠盒里的一颗明珠，就像
旅游手册里说的：世界最美丽的小港湾之一。

城市在白天里嘶叫，夜晚则深陷在五光十色

的招牌广告的灯火之中。瑞莉步行来到坐落在山

丘上的墓地，在那些高楼大厦旁边则是一片悲惨

的景象，衣衫褴褛的穷孩子胆怯、惊恐的眼神；马

达疲劳的喘息已说不出船泊的年龄。室外总是挂

着晾晒的衣服，纸糊的风筝在空中飞翔，空气中飘

散着鱼腥味。

那是瑞莉作为旅游者头一次来到香港，她要

从这里转道踏上去中国的土地。渡船上雕刻的巨

龙喷吐着红色火舌，尾巴上燃烧着火焰。船旁边

有一位年迈的老太太向瑞莉伸出三个手指头比划

着向她谈生意：这是用小船摆渡的价钱。瑞莉谢

绝了她，可老太太却又提高了嗓门儿。瑞莉好像

一个做错事的人一样逃脱了。我总是感到羞愧，

特别是在贫穷和富裕强烈的对比下。

瑞莉急于离开香港，她急于马上看到真正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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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，一个伟大的、崭新的中国。

人民中国⋯⋯从高楼大厦背后显现了出来。中国对瑞莉就像

一幅画，在这幅画中她又看到了另一幅画面：针织的毛主席的巨大

的画像、红旗、铁道边的解放军战士。在罗湖的候车室里：代表着

中国特色的浅蓝色的墙壁、飘浮着的白沙帘、铺盖在沙发上的针织

物、冒着热气的茉莉花茶。安详，一种奇特的安详⋯⋯时间好像停

止了，微风轻拂，时间凝固了，没有岁月，岁月永恒⋯⋯

瑞莉没想到两年后她又能很快回到中国，这次她不是来旅游

的，而是为了在这里工作，在这里生活。瑞莉没想到她的命运会把

她引到这里，指引到这块中国的土地上，在这里经历她命运中的欢

乐和悲伤。

巴黎。员怨苑愿年。
有一次，瑞莉应邀去一位朋友家吃晚餐，席间有位中国客人向

她问道：

“你是否愿意到中国去工作？”

“去做什么？”

“为北京一家对外发行的中国杂志工作，具体在编译部门。”

瑞莉笑着说：“当然可以了！”当时我认为这只不过是席间的

玩笑话，没拿来当真。那个时候的瑞莉一点也不了解中国，否则她

当时就会明白：在这些事情上，中国人是从来不会说着玩儿的。

瑞莉带着她所有的财富：口袋里的三十法郎，一条红色的围

巾，和内心里巨大的振奋的激情，离开了她的祖国。带走的只是一

些正在飘散的往事的灰烟，一些正在慢慢融化的记忆，一些过去瞬

间暗淡的影子⋯⋯

“不要哭，一年或两年的时间很快就会过去。我的妹妹，我们

每个星期都互相写信。”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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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机场把妹妹紧紧地拥抱在怀里，她也紧紧地拥抱我，然后

她就离开了我。她走得很快，甚至没有回过头来再看瑞莉一眼。

我能感觉到，她正在流泪，正在哭泣⋯⋯妹妹，我的妹妹，请原谅我

吧！今天，在离别的时候，我没有丝毫的痛苦，我已把我的目光移

向了未来，我的心向着中国敞开，似乎已飞到了中国，在那个远离

祖国一万公里的国度⋯⋯只是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在她到了中国以

后，她才带着内疚的心情，一千次，一千次地回味她和妹妹的分离。

年初的北京充满了阳光。冬天的寒风虽然刺骨而坚硬，但却

挡不住蓝色的天空所呈现的完美、纯洁的画面。

瑞莉的几位未来的同事已在机场迎接她了，王、程两位女士，

还有老谢，是她未来的处长。他们通过她围着的红围巾认出了她。

她曾经给他们写信说：“我将围一条红色的围巾。”他们很自然、大

方地向她走了过来。就好像他们曾经认识，就好像他们是在一个

长久的分离之后，又重新相逢，没有丝毫的隔阂的痕迹。对，就像

一次重逢⋯⋯

他们把瑞莉安置到一家专对外国人开放的旅馆。瑞莉把她从

法国带来的大部分衣服放在一个箱子里，然后把它丢在了大衣柜

的上面。之后，她和王女士一起去买了一些中国的衣服给自己。

“今后，我将穿着这些中国式的衣服。”冬天是絮了棉花的上装，在

裤子里面又套上一层绒裤，加上厚厚的大衣。夏天，穿着裙子，或

者是蓝色的裤子，上装是白色的衬衣。只有一个例外：是那双里面

带毛的法国靴子。

瑞莉对着镜子看着自己，看着那一身中国女人的装束，只是那

头金发，那对天蓝色的眼睛，以及她的神情，暴露出她来自一个遥

远的地方。她这样的装束，使她变得像所有的中国女人一样，在冬

天，走起路来，就像一个晃晃悠悠的水桶。“要等到了春天，才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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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正看到那些年轻女人的身材。”从背影看，她跟中国女人没有区

别，只是稍微高了一点而已。但转到正面，那顶皮帽子底下的蓝眼

睛告诉人们：她是一个外国女人。“为什么你的装束像中国人？

你终究还是一个外国人。”一个声音向她说道，瑞莉笑了笑。“这

不是出于做作。在中国，为了顶住严寒和酷热，这些是最好的穿

着。”

确实是这样。

北京的阳光具有明代瓷器般的微妙和温柔，脆弱和透明，在瞬

间即逝中永存。北京阳光的光线有一种奇特的柔情，它不像欧洲

的阳光那样生硬和惨白，倒有些接近印象派油画的色彩———粉红

和蓝色的融合，具有神秘的东方色彩。这层光线后，还有一层光

线，像是从一个燃烧的火炉里散发出的那种珠光般的金黄色。北

京的阳光，用它那种独特的温柔在冬天的寒冷中等待着春天的到

来。

瑞莉为之着迷，赞叹不已。在旅馆的那道栅栏之外，就是中

国。就是在那道栅栏之外，每一个日常的生活画面都在强烈地触

动着她。

她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在她的双脚踏上这片世界上最古老的

土地的时候，她似乎重新找回了她童年时的天真、纯洁。又像一个

走进童年世界的女孩子，面对着的是取之不尽的财富和无边无际

的珠宝。

瑞莉漫无目的地步行在北京的大街上，她不感觉冷。她步行

是为了接触真正的中国———而不是那个她在旅行时透过旅行轿车

和火车的车窗玻璃看到的那个中国———这个她身在其中的中国。

粗犷、温柔、美妙，很多相对的细微和诗意飘散在风中，从遥远

遥远的过去开始就是这样。云彩的棉絮，散发香气的花朵，变幻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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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空，摇动的荷花和月亮的阴影⋯⋯所有这些都同时出现在北京

干冷的空气中，在光秃秃的树干上，在结了霜的地面，还有那个巨

大的红太阳，每天早上都在升起，升起⋯⋯所有这些，都像那些中

国古画上的风景，与其说它是地上的景象，不如说更接近天上的梦

幻。

瑞莉在问自己，瑞莉总是在不停地问自己。她试图能够理解

和能够感觉到，试图搞懂中国的这块土地，为什么这块土地到处充

满了生机？甚至在首都北京，在这些新建的高楼大厦的钢筋水泥

之下⋯⋯这块土地是什么呢？它是古老，古老得使我们已经说不

清它们的年龄，它在呼吸，这块土地的呼吸通过树干传给了风，风

推动着云彩，吹动着哪怕是一棵最小的青草，一直到星星的滑落

⋯⋯是的，中国———它首先是这片土地，一块蕴藏着强大的生命力

的土地，瑞莉到处都能感受到这块土地的存在，它让人时刻感受到

它的力量、它的坚韧和它的温柔。

瑞莉首先感到，她应该学会适应这里的季节，忘掉法国的温带

气候，忘掉巴黎的纤细和含情脉脉的小雨，忘掉那个感觉不出季

节、暗淡无生气的灰色的天空。要学会喜欢暴雨，学会喜欢夹杂着

稠密和黄色的沙土的旋风，透过门窗的微小缝隙渗入到屋内的沙

土⋯⋯蓝色的太阳使暴风也成了蓝色。酷热的夏季，那沉闷的夜

晚。瑞莉觉得她应该学会喜欢和忍受这些。既要学会对抗火焰，

又要学会抗拒冰冷。要具有大地般的巨大毅力。要学会在孤独中

品尝这种滋味，还要学会保持沉默。

在头些天里，在结霜的早晨那种金黄色和蓝色的寒冷之中，充

满阳光和冻冰，还有那些明月的夜晚，它们对我是如此的甜蜜和温

柔，以及在后来的日子里一直伴随着我，给我信心，给我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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摇摇 摇摇我买了一个碗和搪瓷的盘子，还有勺子，像所
有同事一样，在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吃饭。饭菜

很简单，但有益健康，味道也不错。只有一个菜，

加上馒头或者大米。馒头和米饭是随便吃的。到

了中午，大家就到位于地下室的食堂吃饭。大家

排着队，然后把自己的碗伸到一个窗口，报上写在

黑板上的被自己选中的菜名。瑞莉不习惯像她的

同事那样在饭碗里塞满米，所以一到下午，她就感

到很不好意思，因为她饿得心慌。

那陈旧的墙皮，那堆满旧书、摇摇欲坠的书架

和冰冷的水泥地⋯⋯这里的一切东西都陈旧不

堪，我喜欢这种朴实无华的近乎修道士似的贫困。

但当我们在这里工作的时候，寂静是纯粹的和完

美的。这种寂静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纽带把我们相

互连接起来。时不时的一声招呼，脚步的走动，低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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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的交谈声，还有提醒大家休息的电铃⋯⋯大伙儿离开自己的办

公室来到那个不太明亮、拱形天花板的宽大的走廊上去休息，一些

同事借此打一会儿乒乓球，另外一些下棋或读报纸或聊天儿，有的

干脆是为了抽一支烟。

我饶有兴趣地留意着他们的生活，观察着他们如何工作。他

们都是些英雄。我们的处长老谢，每天来回要骑两个多小时的自

行车，已经持续了十七年，甚至在冬季，北京的路面变成了溜冰场

也是如此，我从来没有听过他有任何怨言。每天早上上班时，我都

看到王女士在打扫办公室的卫生。她总是比所有的人早来半个小

时。还有小马，我们最好的翻译，毫不皱眉地用一个蘸了水的拖

把，把水泥地面拖一遍。这些脑力工作者每天在他们的办公室工

作超过十个小时以上，他们工作的地方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他们的

半个家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角落。在那些上了锁的抽屉

里，放着一些私人的物品，在办公室甚至还有拖鞋、毛巾和肥皂

⋯⋯我们就像生活在同一条船上的水手，大部分人知道他们要在

这条船上度过一生。至于瑞莉，由于她是外国人，当然要比别人优

越，也不用打扫卫生，每天她来上班时，她的办公室和地面已打扫

得干干净净，罩着灰色布罩的椅子还放上了一个坐垫儿⋯⋯

我的工作是给文章润色、编写、草拟、重新修改、重新润色。在

这些默默无闻的工作中，我找到了一种甜蜜，发现了一种透明的清

澈。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的默默无闻，而是第一次感觉到，我所

做的一切是那么有价值并富有意义。

有时，我过去生活中的一些面孔，在那面石灰剥落的墙上，轻

柔地显出他们的轮廓⋯⋯你们现在在哪里，我亲爱的朋友们？我

们那些当年同属于法国的毛泽东分子：你们曾经想改变世界，曾经

把自己最美丽的青春时光献给了你们的理想———那个在员怨远愿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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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早泯灭的伟大理想。我又听到你们的声音，我又看到了你们的

油画，你们的小说，你们的剧本。我又重新置身于那烟雾缭绕、面

前摆放黑色和金黄色啤酒的小洒吧。我们就这样在那里谈论着度

过无数个夜晚，直到看到天空的鱼肚白⋯⋯你们都是那样的有才

华，甚至可以说有些是天才。你们的名字曾经出现在报纸上。你

们单纯、信念坚定、决不放弃、决不出卖自己。但是生活的事实，把

你们吞没在那个深深的黑洞里。啊！我的那些失去的、被遗忘的、

死去的朋友，你们是否找到了那个属于你们的中国，你们的避难

所、你们的新生活和你们的再生？或者继续向被遗忘的深渊滑去，

走向衰老，一直到最后冷却⋯⋯都结束了，一切都无法挽回，就像

掉入了暗淡无味的生活的水潭，往下沉落，被水淹没了胸部⋯⋯脖

颈⋯⋯嘴唇⋯⋯一直到眼睛。那些模糊不清的面孔，有时会涌现

在她的眼前，但当瑞莉工作的时候，平静又重新回到了心中。

“应该重写，这些都应该重写。这些文章翻译得糟透了，你是

否能今天晚上加班把它赶出来，我们等着用。”小马手里拿着一篇

稿子对我说道。小马是我的同事中最神秘、最冷淡、但也是最富有

魅力的一个。我们中间竖立着一道神秘的屏障，需要时间来把它

给拆除。日复一日的相互观察，故意避开的眼神，和漠然的冷淡。

瑞莉接过那篇稿子，叹了一口气：“我的事情已经不少了，当

然了，我会来做的。”她微笑着说，然后告诉小马，她可算得上一个

劳动者的典范，让他给她准备一个优秀知识分子的证书，或者给她

佩戴一个先进工作者的大红花。

瑞莉的同事中有三位女性：小芳、程女士和王女士；另外还有

五位男同事：小魏、小马、老谢、老邓和老顾。瑞莉很快就记住了他

们的面孔，但是经常把他们的名字给搞混。好在她接受了给他们

上法文课的任务，这对瑞莉来说，是一个深入结识他们的机会。

小马算得上是既英俊又聪明的一位：瓷器般光滑的皮肤，宽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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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额头，他的眼神常常带有诗人的忧郁，他的存在有着辐射般的效

果。小魏，有着艺术家的放荡不羁，笑起来像个孩子，他热爱生活，

精神饱满，有很多主意和新的想法。年纪大些的老顾来自农村，有

一双骨节粗大的手，说话时带着重重的喉音，他曾经在休息的时候

手把手地教瑞莉怎么编竹筐。老谢是她的处长，乐于助人，照顾所

有的同事。老邓，总是忧郁、阴沉，像一个活着的谜，他生活和工作

就像一只熊，吃饭和喝茶的时候，总是背对着人，跟谁都不交流。

女同事则不同，少些神秘的色彩，比较容易摸得透、读得懂。

王女士有她作为领导的威严和刻板的个性。不论是对自己的工

作，还是对他人的工作，都要求得非常严格。那双闪着亮光的小眼

睛，总是在不停地窥视和揣测着瑞莉。程女士是个好人和善良的

化身，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。当瑞莉需要帮助的时候，她总是出

现在瑞莉的身边，无微不至地给予照顾。小芳像只小鸟，一个单

纯、美丽、快乐的中国姑娘。我们四个女同事，在一间办公室上班。

男同事们，分别工作在另外两间办公室里。

我和其他同事一样忘我地工作，乐于奉献，大公无私，谦虚谨

慎，富有勇气和自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热爱中国，我欣赏它所付出

的巨大的努力。

“你工作得很好，很谦虚，生活也很朴素，你是位好同志。”有

一天王女士对瑞莉这么说，口气冷冷的。

在中国你得到这样的评价，该心满意足了，因为这是最高的赞

美。这是多么大的讽刺！所有这些对她的称赞：她的谦虚、她的纯

朴、她的任劳任怨、她的无私，这些中国人的美德，这些社会主义的

品质，对一个法国的知识分子，在她的祖国又是怎么表现的呢？瑞

莉耳边响起皮埃尔的话：“表现出你的顽强，你的不可战胜的力

量，你的自信和无情。特别是独一无二，独一无二！要自傲，要去

征服，要去战胜，要去挑衅，要去赢得胜利！你懂吗？”瑞莉从来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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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征服者的雄心，她从来没有把她自己事业上的成功放在至高无

上的地位，更不会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。

“碾碎那些妨碍你的人，甚至碾碎你的母亲，如果她妨碍你的

话。”在法国她惟一能做的，就是为了能改变这些而战斗。

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，她开始爱上这种新的环境：被人领导，

被人指引，被人带领和被人支持、帮助。她工作上的才干，她的优

点和她的能力，被纳入到了集体中间，并取得了成果。这些工作成

果又不加区别地混入到了共同体的成果之中。瑞莉和她的同事们

结成了一体。他们的日常工作看起来微不足道，但有的时候真是

忙得喘不过气来。瑞莉将自己投入到一个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、

大伙一起为之努力工作的集体中间。这个目标将通向一个更遥远

的目的地。就像沙漠中的一粒沙子，但这片沙漠又是无边无际的。

“我把自己的全部都给予了中国，因为我在我的祖国生活得

很不愉快，你懂吗？外国人如果在他自己的国家生活得很幸福，哪

怕还算是过得去，那你们是留不住他们的。他们在这里工作上一

年、两年，然后，他们就会回到自己的国家去。”

瑞莉看着小马的眼睛对他说。小马有些发窘，赶忙转移了视

线。他是不能理解的。他们俩人有着各自不同的经历，用语言是

很难沟通的。

当瑞莉一个人回到旅馆里那两间一套的房子里时，空荡、沉闷

和孤单把她紧紧地包围住了，就像断头台上那座冰冷的铡刀，架在

了她的脖子上。然而慢慢地，中国的一切开始进入到她的房间。

一些带有中国品味的小物件杂乱无章地摆放在她的书桌上。此外

还有一些别人送给她的小礼物和小纪念品，以及鲁迅的照片、蜡

人、烛台和日历。墙上挂着可以放置信笺的印花布口袋。其他还

有小雕像、石膏做成的弥勒佛、老寿星、石刻的印章⋯⋯她使用的

东西也全是中国制造，不仅仅是她穿着的衣服，也包括她使用的口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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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，以及擦脸用的雪花膏⋯⋯

“你为什么抹红嘴唇呢？”程问她。

“出于礼貌。如果我的嘴唇上什么都不抹的话，就像是没有

穿衣服，赤裸裸地面对大家。”

是的，也只有瑞莉不属于这片中国的土地，尽管她的一部分、

她的精神和她的心都远离她的故乡。“故乡”，就像同事们对她说

的那样，瑞莉现在也用这个词。

她的胃口也开始改变，到后来她竟然能够用中国人的味觉来

品评西餐。总之，她随心所欲并能毫不费力地很快完成从一个世

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转换过程。她总是在观察：这一种是西方人的

反应。那一种是中国人的表达方式。我们是否能够同时生活在两

种文化之间。瑞莉总是在这两种思维方式、两种文化中游离。中

国古老的传统文化虽然已经过去了若干个世纪，但今天的瑞莉仍

能感受到它的新价值。

“你是一个外国人，可你对中国的感觉这么好，很令人惊讶！”

小马说。

“这是因为我一直生活和工作在你们中间，你知道吗？我在

旅馆是不接触那些来自别的国家的人的，甚至法国人，我从来不和

他们交流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小马用一种询问的眼神望着瑞莉。她只是笑了

笑，没有回答。

当中国人不愿意多讲的时候，就是这种反应。瑞莉已经学会

使用它了。

我亲爱的妹妹，你不要生我的气，甚至对于你，我也曾试图把

你忘记，我们之间的通信越来越少。现在，我对所有来自法国的信

笺，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，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，害怕得到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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坏消息，害怕面对突如其来的各种灾难，害怕让我强行脱离开眼前

这个我已沉浸其中的新的国度⋯⋯

现在是工作间隙，我走下楼，来到那个小院子里，在那里，我发

现了你。每天早上，在那个僻静的角落，你在练习太极拳。像一个

画家，用一种柔美的动作在空中描绘。你描绘出的形状，像瞬间即

逝的美一样，不可思议。你独自在那里，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

一个人。你是否看到了她，那个外国女人，用匆忙的脚步来到院子

里散步？你此时此刻仿佛生活在一个遥远的梦境里。你舒展开你

那双长长的手臂，就像一只大鸟迎风展翅⋯⋯我已经知道了你的

名字叫林。你的法语讲得很好，大家都知道你拥有一手好书法。

有一天很偶然，人们给我看你刚刚写给一个同事的毛笔字：线条细

腻高贵，其中又饱含着简洁和有力。“这是林写的，他时不时地到

我们这儿来工作。”

瑞莉只是很好奇地看着你在做练习，因为你的身姿已嵌入到

早上那美妙和清爽的大自然里。你的身体随着你的动作，是那么

协调和规范。你完美地融进了清晨这样一幅出神入化的美妙景象

之中。北京冬天的早晨，一片湛蓝的天空。当没有人的时候，瑞莉

停下了脚步，从远处注视着你，她的好奇心，她对艺术美的欣赏，使

她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，观赏你那富有魅力的舞姿。

在你身旁不远，有一棵高大的百年杉树，它用它那永远常青的

身体，像慈父一般护卫着你。这棵巨大的冷杉树，是这座破落的、

四处漏风的小院子里惟一壮观的标志。每天早晨，这棵冷杉树和

你那几分钟的动作，变成了一首瑞莉每天必读的诗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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摇摇一天早晨，王女士问瑞莉：“你是不是能够步行几十公里的路
程？”

“可以呀，为什么？”

“今天全国人大闭幕，将有一个很重要的游行，如果你愿意，

可以来参加。”

小魏也异常兴奋地走到瑞莉旁边，小声对她说：

“如果你有劲，就来吧！像这样的游行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了。”

大家检查了一下瑞莉的靴子，以及按中国习惯随身该带的东

西，然后就一起上路了。

没走多远，就看到在大街上游行的队伍已开始行进，真像过节

一样！

北京所有的单位全都出来了，大家肩并肩地行走在行列之中。

在被彩灯和纸花装饰起来的卡车上，乐鼓手们敲锣打鼓，有节奏地

伴随着行进的队伍。在乐鼓手的旁边，毛泽东和华国锋的两幅大

画像，竖立在卡车的前方。目的地是天安门广场。要到达那里，必

须步行四个小时。中间稍微休息了一下，随后又接着向前行进。

瑞莉的身前、身后是游动的人海和一张张欢乐的笑脸。在近乎狂

热的气氛下，每个人都摇动着一面小旗子。还有一些孩子们：扎着

辫子的小女孩儿们，三个人一排，一蹦一跳地跑着、走着，时不时用

她们那个年龄特有的又尖又高的嗓门喊着口号：“共产党万岁！”

小马走在瑞莉的旁边，瑞莉告诉他，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游

行场面，真是激动人心。

“只有亲临现场，你才会有这种感受。”小马说。这也是头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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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瑞莉看到小马这么激动。

“快看！快看！”小马禁不住喊道。在一眼望不到头的长安街

上是成千上万的北京各个行业的人。穿着蓝裤子和白上衣的人

们，穿着工作服的煤矿工人，中国人民解放军，其中还有一些女兵

⋯⋯当然，还有像瑞莉他们这样的知识分子，也一同汇入到这个波

涛汹涌的人海中。它不可抗拒、一往无前地向前拥动着。人们内

心的欢乐很自然地表露在他们的眼神和笑语中⋯⋯

一些游行队伍已经从天安门广场上返了回来，有些原来和瑞

莉他们的队伍并行的人们超过了他们。行进到一半时，他们短暂

地休息了一会儿，吃了些东西，喝了点水，有些人还放起了鞭炮。

天气很冷，仰望天空却是一片浩瀚无际的蓝色。那里像是不存在

瑞莉这样的外国人，瑞莉已经完完全全被中国人所产生的巨大热

情给吞没了。

第一声清脆的鞭炮声，把还沉浸在梦中的瑞莉吓了一跳。她

下意识地做出了反应，这是巴黎人的反应，她仿佛听到防暴警察在

驱赶示威游行的队伍时发射的烟雾弹的声音。小马对瑞莉笑了

笑，让她不要担心，并告诉她：今天中国警察也跟我们一样出来游

行，他们同我们在一起！

他一直陪着瑞莉，因为在这样的游行队伍中拥动的人群，经常

会使自己和自己的队伍失散。一直是那种欢庆的节奏。载着锣鼓

队的卡车一辆接着一辆地通过，震耳欲聋的大鼓声，敲着同样的鼓

点，持续不断地伴随着游行队伍。瑞莉感觉不到任何疲劳，她非常

兴奋。耳朵里嗡嗡作响，心情无法平静下来，她准备继续这样走下

去，无止境地走下去⋯⋯

“到了天安门广场，有什么活动吗？”

小马笑着说：“那里什么也没有，那里是游行的终点。到了那

里，活动就结束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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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来，游行的目的并不是到那里举行一个什么仪式。游行的

意义就是游行本身。也就是说，这些坚持了四个小时的庞大游行

队伍，他们本身既是演员，同时也充当了观众。重要的是，他们汇

集到一起，混合所有的力量，共同走向同一个目的地。当人们到达

了天安门广场，什么都没发生，没有什么值得看的和听的在等着他

们。能听到的只是广场上那几个高音喇叭在播放着的歌曲，能看

的只是那些密密麻麻的人⋯⋯

队伍开始散去，欢庆活动结束了。瑞莉闭上了眼睛，

她感觉到了饿，她又望了一眼那些广场上飘荡的巨大红旗。

“小马，为什么有一些粉红色和蓝色的旗？”

小马笑了笑：“这是为了欢庆！”

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了，一个可憎的年代结束了，翻过了历史

上给中国人民带来痛苦的一页。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的脸庞表现出

那么的轻松、快活，这次游行就是人们这种心情的写照。大家手拉

着手共同走向一个充满歌声和阳光的理想未来⋯⋯

瑞莉每天都能感觉到那种全民的舒畅，如深深吸一口新鲜的

空气一样的舒畅。不论在生活中，还是在文化艺术方面，瑞莉都能

看得到和感受得到。春天，一望无际的远景在他们眼前展开。

“你来得正是好时候，中国终于对外敞开了大门。”小马面带

微笑轻声说道。

瑞莉结识了李大妈，虽然后来她又遇到了许多像李大妈一样

的中国妇女，但这一位她第一个遇到的中国女人，她很快就明白她

永远也忘不了。

北京，中国的首都，是一座世界上最古老的都市之一，北京与

其说是一个城市，不如说是一个太空中的场所，宽阔的大道就像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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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的臂膀，到处是高高的大吊车和脚手架，高耸的大楼拔地而起，

顶端上的工人就像小小的蚂蚁。古老的城墙边现代的中国正在兴

起。李大妈属于这个古老的中国，她住在一条深深的胡同里，在几

座 院的后面。

北京的小胡同儿像一座迷宫。无数交织错落的巷道旁边是那

些灰色的土墙后面的四合院儿和房檐高挑的平房。在北京总会有

这种感觉：从宽敞到窄小，从开放到封闭，从院外到院内。瑞莉感

觉到中国的深邃，就像要必须越过表面这些灰墙和旧门槛儿，必须

穿越不可胜数的小巷，才能见到这位李大妈。

同一高度的围墙，同样的胡同儿，同样红色的木门，从宽敞的

北京大街上，谁能想像到这里面的世界？不能。谁也看不到四合

院内的 院中那些年迈的树木和盆花，那些围墙都好像是从地底

下生长出来的一样。

一扇红色的木门打开了，一个古建筑的四合院儿。在一条长

长的封闭的小巷尽头又是一个四合院儿，还是小平房，就像从一面

镜子里反射出来的一样，又像在梦幻中毫无止境。在梦幻的尽头，

在最后一个院落里，在阳光的闪烁中李大妈在那里，我看到了她慈

祥、温和的微笑。

瑞莉注视着李大妈。李大妈是一个裹着小脚的女人，这是时

代留下的烙印。脑后盘着一个发卷，眼神深邃、平静。她的声音显

得年轻而富有歌唱性的韵律。瑞莉试图想像李大妈五十年前的模

样儿，桃色的皮肤，粉红色的面颊，柳叶眉，红色的双唇微闭，使人

看不到那两排白色的、玛瑙般的牙齿⋯⋯李大妈礼貌地把瑞莉让

到屋内坐下，并端上了一杯茶，嘴里吐出的语音像是脱粒的一颗颗

葡萄：“我远苑岁了。解放前，在我年轻的时候和父母生活在一起，
他们都是贫苦农民出身，很小我就在地里干活儿。他们死后，我和

丈夫、孩子来到城里，我有源个儿子和源个女儿，我一直在家中操


